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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毕业季。照相，喝酒，交论文；签约，告
别，开始新的历程。不管你是否已术业有专攻，
是否做好了充分的职业准备，有没有谈过一场
刻骨铭心的恋爱，现在，你的一只脚已经踏出大
学校门。从此，你要单枪匹马，经历人生的沟坎
与起伏，寻求自己的光荣和梦想。

光荣并不容易抵达。2012年毕业生680万
已创历史新高，实体经济形势看起来不美，房价
却在高位企稳回升。对于想创业的毕业生来
说，几乎一切成本都在上涨。同时，吃的，喝的，
交通，医疗，却未必都能令你放心。

没错，你依然是在繁荣的中国寻找一份工
作。但繁荣之下，隐忧也在增长。对求职者而
言，公务员队伍已过于庞大；国企福利相对较
好，但刨除垄断租金后创造的利润有限，终归要
受到更严厉的宪政规制；民企，尤其是中小民企
的经营风险正在增加；全球500强的门槛却未
见降低……你对未来的预期，理应更谨慎。

然而，这毕竟还是繁荣的中国，一个正处于
剧烈转型期的中国。权力、财富和影响力的格
局初步成型，但更公平、更符合正义的规则也在
悄然诞生与成长。从政治秩序趋于正常到经济
的市场化，第一波制度红利或已达到顶峰。但
革新远未到头，随着开放度的提高，潜藏的社
会、经济、文化与政治发展空间还很巨大。只要
你有梦想，敢于为梦想孜孜不倦，中国的点滴进
步就会与你的这份工作建立起相关性，繁荣就

会为你敞开一道门——哪怕，刚开始只是一道
窄窄的门缝。

其实，梦想本身就是一扇门，它使未来参与
你的当下，使五年后的你与现在的你紧密相
联。梦想构成你生命最重要的一个维度，它为
你定向，赋予你每日的琐碎生活以整体感和意
义感。没有梦想的人，只能原地打转，或等待老
天垂怜。

梦想未必要非常高尚。如中南民族大学毕
业生宿舍楼上略带自嘲的条幅所写，“力争三年
高富帅”，现代社会的基本规则是自利利人，谁
说通过合法途径发财致富不是一种强大梦想？
梦想也不一定就得世俗，如做人文与社科研究
的人立志要“打通中西马”。甚至，梦想也不是
非要多么远大：有不少人都“不愿做英雄，而愿
做那个坐在路边为英雄鼓掌的人。”——有时，
这样的梦想更接近生活的本质。除了天性恬
淡，它还要定力与智慧。随着年岁增长，愿这梦
想逐渐深化为你对人生的洞彻。顺应良善天性
自然发展的人，总是能散发属于自己的光辉。

财富与名望更多地只是梦想的自然结果，

而远非梦想本身，个别情况下，它们甚至构成对
梦想的阻碍。譬如，对立志学术的人来说，稍有
浮躁，“打通中西马”难免就要变成“吹破古今
牛”。

梦想必定植根于低处和近处。大多数毕业
生都将进入一家企业或“单位”。你往往要最早
到，最晚走，虽然只是小兵，但看上去却忙得像
刚创业的老板。无论如何，只要有梦想的指引，
你会将每件跟工作相关的手边小事做到尽可能
好，这不仅是一种工作伦理，也是一种生活态
度。清教徒将一切尘世的辛勤劳作都归于荣耀
神，你不一定有这种信仰，但每个人都会在与同
事朋友的交往中体现自己的价值与光芒。

周末或节假日，你或许还需为自己设定计
划，持续充电。如果说大学教育在你脚底做了
一个粗略的支架，从现在起，你可能要用更多精
力来将这支架做得牢固厚实。离开大学，更有
价值的学习才刚刚启程，因为你的梦想也才刚
刚启程。

自然，知识不仅来自书本，相反，你往往要
从大学课堂上的各种理论与教条中走出来，至

少得为它们灌注鲜活的生命力。无论做企业、
进政府还是做社会公益，从书本走向现实，去更
深刻地理解人、了解人的需求，才能设计更有创
意的产品，做更有价值的策划，从而将改善带给
更多人。

其实，所有职业都只是深度切入社会与人
生的一条通道。在任何一条通道里，我们都将
与这个时代，与人性冷暖正面遭遇。你最需要
做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条路。我们未必都
能像盖茨、乔布斯、尤纳斯或特蕾莎修女那样改
变世界，但我们至少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让每
一天充满意义。

失去梦想的人生支离破碎，令人难以忍
受。而最终极的梦想，就是辨认和听从自己内
心的声音，度过富有意义的一生。

我有不少做艺术家的朋友，其中有一个朋友
我认识了很多年，近年他的画越卖越好，名声越来
越响亮，上了大拍卖会。而当年我刚认识他的时
候，他混得很不怎样，他的画不怎么被人欣赏。艺
术家聚到一起的时候，常常就是喝酒吹牛，说谁谁
谁的画一下子卖了100万之类。而他上有老下有
小，他从不讳言自己的画不好卖。

他做了很多被艺术家们瞧不起的事情。比如
去给那些想上艺术学院的孩子做家教，教素描，甚
至和他弟弟开过一个包子铺，卖包子。而就在这
个过程中，他一直没有放弃艺术上的探索。现在，
他离他的目标越来越近。

最近一次我们喝酒的时候，他跟我说，他一直
就热爱艺术，之所以那时候愿意做很多艺术家不
屑于做的事情，是因为他想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
这个理想，而不是因为自己有理想，就成为别人的
负担。他说，今天他才证明，他可以靠艺术养活自
己，包括家庭。而这些年，很多当年和他一起的艺
术家，还在长年累月地谈理想，甚至因为理想实现
不了，而变得越来越愤世嫉俗。

还有一位朋友，是我的校友，因为一个挫折，
在监狱里呆了10年，他的同学朋友，很多都已经发
了财，至少也是有房有车的成功人士，而他从监狱
里出来，做的第一件事，居然是摆地摊卖服装，然
后他一边读书，一边重新规划自己下面的路。这
个朋友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才真正是了不起
的。

我也有过人生特别灰暗的时刻，不知道前面
有没有路，甚至眼前愁孩子的奶粉钱从哪里出。
我做过的最坏打算是，如果在中国，我靠当一个知
识分子不能养活自己和家庭的话，我就去当导游
或者当翻译，那是我自信可以做得好的工作。如
果那些都不行，我哪怕去卖红薯，也一定要让自己
和家庭免于匮乏。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没有大
不了回家卖红薯的底气，也许我不会坚持到今天。

现在时常有一些年轻、有志于公共事业的大
学生问我对他们人生的建议，他们常常有非常宏
伟动人的理想。但我会问他们几方面问题。

第一，你的家庭经济条件怎么样？有父母或
者兄弟姐妹需要供养么？如果你的家庭条件并不
宽裕，父母很不容易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你先要努
力找一份赚钱的工作，改善家庭的经济条件，能帮
助自己年迈的父母享受晚年，或者支持需要学费
的兄弟姐妹。这就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就是在做
公益。

第二，你谈恋爱了么？准备结婚要孩子么？
如果你有这样的打算，要考虑好，或者至少你和你
的对象要有一个人，哪怕去开餐馆，开出租车，也
要承担起为家庭赚钱的责任。和理想相比，这些
都是非常俗的事情。

有一些大学生觉得我好像在给他们泼凉水。
他们看了很多外国人的故事之后就说，大学毕业
就去非洲帮助那里的灾民或者保护野生动物。这
样的事业多么令人激动啊！

但是说一句恶俗的话，那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中国不是一个有着良好社会福利体系的国家，不像
欧洲人，他们可以做自己爱做的事情就好了，不用
担心父母老了无人供养，不用担心家庭成员得了病
得不到医治，不用担心孩子将来上不起学。

而在中国，这些都需要你考虑。生存的压力和
竞争几乎是残酷的，如果你要投身的事业不是有很
好的赚钱前景，你就不得不做好“你以为你做好了，
但其实还不够”的思想准备。未来家里的开销怎么
办，买不起房子怎么办？老人生病怎么办？孩子上
学怎么办？除非你干脆出国去，否则这些都是坚守
在这个国家的人所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我确实也有一些这样的朋友，他们有很强的
文艺青年气质，义无反顾地投身公益或者文化事
业，而且是两口子，最后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还
要长辈接济，父母虽然嘴上不说，但也有很大的压
力。我虽然很敬佩这样的朋友，但那是人生选择
的一种，作为我的观念而言，我并不向大家推荐这
种选择。

如果你相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不能忘
记，你对你的家庭和你爱的人，包括对你自己，都
负有责任。

如果你愿意献身一项事业，用不着让所有人
都知道，特别是不要让你亲近的人感到，如果他们
没有支持你，就会有负罪感。真正崇高的愿景，是
你在自己心灵最隐秘的角落里和上苍的约定。
文/郭宇宽（清华大学理论经济学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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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设想没有梦的人生
——致2012届毕业生from《南方周末》

人与人虽然没有优劣之分，但却有很大不
同。一次参加一个论坛，有位教授说了一个观
点：一个人不需要每件事都做得好。其实只要
一件事做得好，你就有下一次机会。我觉得很
有道理。象我遇到很多做记者的同行，他们说：
杨澜你多幸运，能采访那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
首脑，我们都没有这个机会。而我其实是从采
访一个区长开始的。所以要是区长没采访好，
就不要去采访市长；市长没采访好，就不要采访
部长；等部长采访好了，再想副总理、总理、总
统。

一般来讲，一个人刚刚大学毕业，走上工作
岗位的时候，容易产生这种思想：我一定要做一
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或者我很有兴趣的工作。
其实根本不用着急。可以先做一些看上去“大
材小用”，或者完全事务性的工作。但如果你能
在这件工作上做得比别人好一点点，不需要很
多，你就有下一次机会去做更大的事。但如果
你什么都不做，停在那儿抱怨：我在其它方面还
比他们强呢。那根本没用，这个世界没有人想
听这样的话。大家只关注你做事的结果。所以
你只要在某一方面，比别人好一点点，你就有成
长的机会。

几年前，当时的俄罗斯总理卡西亚诺夫来
中国访问，只停留两天，就接受了一个采访，就
是我的采访。应该说，作为民间的传媒机构，能
得到这样的机会很难。所以我很好奇，问他为
什么会接受我的采访？他的随行人员告诉我：
很有意思，是因为在这之前，我采访过他的副总
理。副总理告诉他：如果你去中国，应该接受这
个女记者的采访，她提的问题很有水平。我听
了之后很高兴。这种口口相传，千万不要小
看。你做的每件事都会对你今后的成长产生影
响。希望更多的是正面的影响而不是负面的影
响。

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
为什么当时我会离开《正大综艺》？这是不

断有人问我的问题。我不知道是否说清楚了，
激流勇退也好，有学习的精神也好，这都不是问
题的实质。实质是，我觉得我不擅长做综艺节
目。我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更不会演小
品。我还是老老实实做自己能做好的事。我什
么事情做得好呢？也许从小受家庭影响，我还
比较喜欢读书，还有学习的能力。所以日后开
始做访谈节目，每次我都是坚持尽可能多阅读
相关的资料，看所有的东西。按别人的说法：这
很笨，主持人就是靠口才好，现场反应快就行
了。我恰恰认为不是这样。拿我做访谈节目来
说，你事先准备的程度和你做出的节目的效果
完全是成正比的。

作为记者和访谈节目的主持人，我也许还
有一个比较优势，就是容易和别人交流。1996
年我在美国与东方卫视合作一个节目叫《杨澜
视线》介绍百老汇的歌舞剧和美国的一些社会
问题。其中有一集就是关于肥胖的问题。一位
体重在三百公斤以上的女士，接受了我的采
访。大家可以想象，一般的椅子她坐不下，宽度
不够，我就找来另外的椅子，亲自搬来，请她坐
下，与她交谈。最后她说：我一直不知道中国的

记者采访会是什么
样？但我很愿意接
受你的采访。我就
问她为什么？她说
别的记者来采访，
都是带着事先准备
的题目，在我这挖
几句话，去填进他
们的文章里。而你
是真正对我有兴趣

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在镜头面前
也好，在与人交流时也好，你对对方是否有兴
趣，对方是完全可以察觉的。你的一举一动、你
的眼神都在建立一个气场，所以我能建立这样
一个气场，就适合做访谈节目。

所以，这就是我对自己的比较优势的一个
挖掘。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当
然，你不会一开始就知道，只能通过尝试做不同
的事情才知道。对于我来说，我已经做电视做
了十七年，中间也经历了许多挫折。比较大的，
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2000年在香港创办阳光
卫视，虽然当时是抱着一个人文理想在做这件
事，至今我也没后悔，但由于商业模式和现有的
市场规则不是很符合，确实经历了许多商业上
的挫折。这让我很苦恼，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
这么努力了。甚至怀孕的时侯还在进行商业谈
判。从小到大，我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只要你足
够努力，你就会成功。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
如果一开始，你的策略，你的定位有偏差的话，
你无论怎样努力也是不能成功的。

给你的人生做加减法
后来我去上海的中欧商学院进修CEO课

程，一个老师讲到一个商人和一个士兵的区别；
士兵是接到一个命令，哪怕打到最后一发子弹，

牺牲了，也要坚守阵地。而商人则好象是在一
个大厅，随时要注意哪个门能开，我就从哪出
去。一直在寻找流动的机会，并不断进出，来获
取最大的商业利益。听到这话，我就心中有数
了——我自己不是做商人的料。虽然可以很勤
奋的去做，但从骨子里，这不是我的比较优势。
在我职业生涯的前十五年，我都是一直在做加
法，做了主持人，我就要求导演：是不是我可以
自己来写台词。写了台词，就问导演：可不可以
我自己做一次编辑？做完编辑，就问主任：可不
可以让我做一次制片人？做了制片人，就想：我
能不能同时负责几个节目。负责了几个节目
后，就想能不能办个频道？人生中一直在做加
法，加到阳光卫视，我知道了，人生中，你的比较
优势可能只有一项或两项。

在做完一系列的加法后，我想该开始做减
法了。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生活。
我不能这样疯狂的工作下去。所以就开始做减
法。那么今天我想把自己定位于：一个懂得市
场规律的文化人，一个懂得和世界交流的文化
人。在做好主持人工作的同时，希望能够从事
更多的社会公益方面的活动。所以大家可能在
失败中更能认识自己的优势。

你可以不成功，但是不能不成长
每个人都在成长，这种成长是一个不断发

展的动态过程。也许你在某种场合和时期达到
了一种平衡，而平衡是短暂的，可能瞬间即逝，
不断被打破。成长是无止境的，生活中很多是
难以把握的，甚至爱情，你可能会变，那个人也
可能会变；但是成长是可以把握的，这是对自己
的承诺。我们虽然再努力也成为不了刘翔，但
我们仍然能享受奔跑。可能会有人会妨碍你的
成功，却没人能阻止你的成长。换句话说，这一
辈子你可以不成功，但是不能不成长。

做一件事就好做一件事就好
杨杨 澜澜


